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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雁回衡阳， 因为风的缘故。” 洛夫首次还乡时为

《衡阳日报·星期天》 的题词， 日后成为了他的招牌诗句和

招牌书法作品。

享誉世界华文诗坛的洛夫 ， 本名莫运端 、 莫洛夫 ，

1928

年农历五月十一日 （

6

月

28

日）， 生于衡阳东乡相公

堡燕子山 （今衡南县相市乡艳山村），

10

岁随父母莫逢

春、 罗贤春迁居衡阳市， 就读国民中心小学。

1943

年进

入私立成章初中 （今衡阳市八中 ），

1946

年转入岳云中

学， 开始新诗创作， 以处女作 《秋风》 展露才情。

1947

年转入市立中学 （今衡阳市二中）， 与同学组成芙兰芝剧

社和芙兰芝艺术研究社， 自编自演进步节目。

洛夫写诗、译诗、教诗、编诗一生，迄今出版了

40

余部

诗集、

7

部散文集、

5

部评论集、

8

部译著，台湾、大陆两岸先

后为他出版过诗歌全集。他的诗充满了诡谲绮丽之美，充满

了魔幻与动感，极具震撼力，被诗坛称为“诗魔”“诗人中的

动力学家”，研究他的专著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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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本。

1949

年

7

月， 洛夫离乡去台湾， 行囊中除了一条军

毯 ， 还带着艾青 、 冯至的诗集以及自己的作品剪贴本 。

1954

年， 他与张默、 痖弦共同创办 《创世纪》 诗刊， 历

任总编辑数十年， 对台湾现代诗的发展影响深远， 作品被

译成英、 法、 日、 韩、 荷兰、 瑞典等文， 并被收入各类诗

选， 名列中国当代十大诗人之首。 而 《创世纪》 作为一本

元老级诗刊， 一直薪火相传， 诗人创作不懈， 不断以新作

品引领风潮， 迭有佳绩， 相信在世界各地的诗歌出版历史

上， 绝对是一项惊人纪录。

2000

年，洛夫出版了

3000

行长诗《漂木》（

Driftwood

），漂

木的意象与华人在海外的漂泊，与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有关，引

起诗坛关注与读者共鸣，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海内外召开

了多个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7

年后再出版诗集《背向大海》，

“以圆融的技巧，展现出记游诗、禅诗、后现代诗以及叙事诗等

多种风格的类型实验，不仅开拓出更具新意的形式，也展现了

更深刻的哲思与抒情性。从一系列的记游诗观之，不但状摹名

胜，还出入现实与历史之间，如《夜宿寒山寺》一诗，翻转唐诗

名作羁旅落寞之情， 向生命、 潜意识中的情欲和死亡进行叩

问，把禅意带入记游诗中，可谓别出心裁”（须文蔚《新世纪的

交响诗：浅谈台湾现代诗发展》）。

著名诗歌学者、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指出： “洛夫

是中国诗歌史绕不过去的一个名字， 中国诗歌史因为有了洛

夫的加入而感到骄傲和充满光彩。”

洛夫对诗如痴如醉， 但诗无法替代他的乡愁。 海峡两岸

长达

40

年的隔绝， 乡愁竟在他的血肉中旋成年轮。 这一点，

仅从诗名就能看出些许端倪 ， 无论是 《边界望乡 》， 还是

《湖南大雪———赠长沙李元洛》， 再或者是 《寄鞋》 《剁指》

《衡阳车站》 《蟋蟀之歌》， 都是如此。

两岸坚冰打破之后 ， 从

1988

年

8

月开始 ，

30

年时间

里， 洛夫先后回大陆

30

余次， 期间回乡

9

次。 他用他的诗

歌、 书法和人格魅力， 感染着一个又一个故乡人， 留下了一

段又一段故乡情。

一

■甘建华

2009

年

10

月

23

日， 洛夫偕夫人、 儿女第五次回到

故乡， 参加在衡南县城云集镇举办的洛夫国际诗歌节。

上次回乡时， 洛夫已答应担任湖湘文化名人衡阳丛书

编委会名誉主编， 这次我把 《湖湘文化名人衡阳丛书》 编

辑进展情况向他作了口头汇报。 听说这套丛书即将出版，

面向全国公开发行， 他非常高兴， 说： “你做了一件大好

事， 这对于提高衡阳的历史文化地位， 扩大衡阳

在外界的影响 ， 都是功德无量的 。” 末了 ， 他问

道 ： “还需要我做些什么吗 ？” 我想了想 ， 说 ：

“到时请您为拙作 《蓝墨水的上游 》 作序好吗 ？”

他说： “你把书稿大样拿来， 我先看看， 应该没

有什么问题。”

洛夫每次回乡， 都会惊喜于衡阳的变化。 这

次回乡依然是文学之旅、 寻梦之旅， 但用 “衣锦

还乡” 尚不足以形容其风光。 鉴于洛夫卓越的诗

歌成就和在国际文坛的巨大影响 ， 湖南省文联 、

衡阳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了洛夫国际诗歌节。 中

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专程从北京赶来参加盛会 ，

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省文联主席谭仲池和副主席

何满宗连夜奔赴云集表示祝贺， 海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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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诗

人以及北京大学、 韩国大学、 香港大学等高校的

文学专家， 兴致勃勃地出席了这一文化活动， 进

行洛夫诗歌艺术交流与研讨。

在开幕式上， 他动情地说： “衡南是我的出

生地， 我在这里度过了美好的童年和白马般的少

年， 对一个海外游子来说， 衡南是我永远的梦土，

是联系着我和祖国的一根脐带， 也是一块

永远不能磨灭的胎记。”

一直以来， 洛夫都有将自己的全部诗

稿捐赠给家乡的愿望， 他要让自己的诗歌

落叶归根， 让自己的心灵和精神产品

找到最好的安置之处 。 有感于他的赤

子情怀， 衡南县特地在云集湘江大桥

河畔建立洛夫文化广场 ， 同时在云集

新城设立洛夫文学馆， 了却他的夙愿，

承接诗歌瑰宝， 进一步

提升衡南这个文化大县

的文化品位和文化号召

力。

另一件让洛夫高兴

的事， 他在相市的老宅

已被当地政府修整并保护起来， 谢冕题写的 “洛夫旧居”

4

个字刊刻于正门之上。 洛夫父母的墓地也由他和兄弟重新

修葺过了。

洛夫名作 《烟之外》 开头两句流传甚广： “在涛声中

呼唤你的名字而你的名字

/

已在千帆之外。” 经过多年的漂

泊之后， 诗人和诗歌终于回到了故乡。

二

作为家乡晚辈后学， 我曾有幸先后多次见到这位

诗坛大师级人物， 在心头留下了温馨而美好的回忆。

2004

年

10

月

15

日， 我终于见到了心仪已久的洛

夫先生。 他高大魁梧， 腰板笔挺， 满头银发， 精神矍

铄， 和善的面庞上总是浮现着浅浅的微笑。 在他的身

上， 找不到一点诗人的酸腐， 也找不到一点文人的傲

慢， 完全是一派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儒雅之风。

洛夫此番回乡， 主要是为雁城第一长联揭幕， 开

个人书画展， 访岳云母校， 往南岳衡山、 常宁、 耒阳、

衡阳县、 衡南等地参观访古， 回相市燕子山扫墓。 家

乡的人们盛情难却， 他还应邀往衡阳师范学院讲课，

参加为他举办的 “因为风的缘故” 诗歌音乐会。

翌日， 在南岳首峰回雁峰古迹 “上达” 处， 我见

到了由郭龙撰写、 洛夫手书的雁城第一长联：

雁阵凌虚，低南楚星云，挥垂起几多峥嵘逸致：蘅芷

凝香，岳岚透翠，七十二峰曷首

?

观蔡侯漂素，子初运筹，

茂叔栽莲，船山铸净，玉麟梅骨自嶙峋，更哪堪农髯负

笈，学府传薪，烈忠喋血荐轩辕，性灵中，代出人龙，行空

天马；

城梧岸绿， 近东洲桃浪， 抖擞来如许料峭春光：

耒矶吐雪， 蒸浦沉幽， 数千百簇谁花

?

念岣嵝存碑， 疏

雨滋菡， 烟池锁柳， 古塔惊虹， 石鼓籁声当闪灼， 曾

无减霭釉堆华， 雾茶叠碧， 酃醁呈馨飘鸟岛， 禅静处，

钟生地气， 竞秀画图。

洛夫在揭幕式上称赞道， 这幅长联是大手笔， 用

典贴切， 气势磅礴， 意象鲜活灵动， 把衡阳的古迹地

理全都包揽进去， 将衡阳的历史与文化编织出了一幅

既美丽又含意深刻的图画。

随后， 我们跟随洛夫去岳屏公园内的衡阳书画院，

那儿正举办洛夫书法艺术展。 以前， 我只知道他是一

个诗人， 不知他还是一个书法家。 看过展览我才知道，

50

多年来， 他沉潜于书法探索， 在临摹诸家名帖中，

博采众长， 最后定下以颜体为根基， 加上自己的探索

与创新， 形成了自己的书体风格。 他认为书法虽不是

绘画， 但却有水墨的性质， 所以特别重视 “留白”， 在

没有笔画的地方呈现出一种肉眼看不见的美。 最近

20

多年来， 他多次应邀在台北、 台中、 菲律宾、 马来西

亚、 温哥华、 纽约、 北京、 西安、 济南、 南宁、 深圳、

杭州、 石家庄、 太原等地展出书法作品， 并日渐被藏

家看好。 他曾为南岳衡山牌坊书写楹联： “七二峰雾

失云迷， 好留佳客寻衡岳； 九千丈风回雪舞， 喜看飞

花落洞庭 。”

2004

年

6

月

25

日 ， 加拿大外交部长彼

塔·哈维德尔 （

Petar havder

） 前往北京中国外交部拜会

李肇星部长， 并当场赠送洛夫撰书的行草新诗对联作

为国礼。 上联： “秋深时伊曾托染霜的落叶寄意”； 下

联： “春醒后我将以融雪的速度奔回”。 这幅以语体新

诗写的对联， 不仅是洛夫的首创， 也是中国楹联史上

第一次以新诗体制的对联， 因而成为中加两国外交史

上的佳话。

于是，

2005

年

8

月， 我斗胆给远在加拿大的洛夫

寄去一封信， 向他索求墨宝。 一个月后， 我收到了他

寄来的条幅， 录庄子语： “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 宁

寂淡然， 心智从不滞留一方， 世上一切美好的东西，

自然都会集聚在他的周围。 我知道， 这是他对我建立

“湖湘文化名人网站”， 传播推广湖湘文化以及衡阳地

方文化的肯定与奖赏。

三

时光荏苒， 年迈的洛夫先生青春焕发， 仍然驰行在诗

歌的大道上。

2007

年

10

月

2

日， 两度荣膺 “中国百强中学” 的衡

阳市八中 （前身是私立成章中学）， 举办了一个规模和影

响都很大的百年校庆。 惟有一点疏忽， 就是事前谁都没有

想到， 洛夫曾是成章学子， 因此， 纪念画册和校史陈列馆

都没有出现他的名字和照片。 事后才知道，

1943

年， 洛

夫 （学名莫运端） 进入成章中学初中部，

1947

年毕业于

高

19

班。 期间， 他以 “野叟” 笔名在衡阳 《力报》 副刊

发表了第一篇散文 《秋日的庭院》， 从此步入文坛。

10

月

6

日下午， 我去市八中办事， 忽然看到学校办

公楼前出现了一幅 “热烈欢迎洛夫先生回母校访问讲学”

的宣传牌， 不由大吃一惊。 正疑惑间， 就见龚彩福校长、 谭

谦益书记陪着洛夫先生和陈琼芳女士从那边远远地过来了。

我赶忙迎了过去。 洛夫一见我， 笑着问道： “你也是八中校

友吗？” 我说： “没有成为八中校友， 是我的终生遗憾。”

进入校史展览馆， 洛夫兴致盎然地参观了浓缩母校百年

辉煌历史的一帧帧珍贵照片。 得知展览馆是我设计制作的，

他夸赞道： “设计得不错， 做得也不错！” 稍停， 他又说：

“可惜没有我的照片。” 谭书记马上说： “今天您不是亲自来

了吗？ 我们明天就补上！” 洛夫一听， 大喜， 在临时铺好的

书案上， 欣然为八中题词： “母校即母亲， 校情如亲情。”

又应我的请求， 为我主编的 《湖湘文化名人衡阳丛书》 题写

了书名。

1988

年

8

月

16

日， 洛夫携妻子陈琼芳乘火车经广

州， 第一次返乡探亲。 他们来时乘的是夜车， 出站时已

是黎明， 在鲜亮的晨阳中蓦然回首， 看到

40

年前在此仓

皇一别、 而今外形苍老但风神依旧的江东岸火车站， 洛

夫激动得掉下了热泪。

洛夫当年离乡时， 六弟、 幺妹尚在稚龄， 如今都已

步入中年， 大哥莫祥林则两鬓染霜， 垂垂老矣， 兄弟姊

妹乍一相见， 真有恍若隔世之感。 洛夫长久为乡愁所苦，

近几年来更难以打发。 现在见到了亲人， 但梦中的家却

未出现， 满腹的思念也不知从何说起。 嗫嚅之际， 五弟

莫运征问他最想吃的家乡味道是什么时， 他毫不迟疑地

说： “炸元宵和油菜炒腊肉。”

家乡亲人和老友热情款待了远游归来的洛夫， 一处

又一处的鞭炮声， 渲染了大家无比喜悦的心情。 时任衡

阳市市长苏建民特地设宴， 欢迎这位为家乡赢得了巨大

声誉的诗人。 衡阳市文艺界还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会场中不但展出了洛夫的全部著作， 还安排了一个朗诵

洛夫诗作的节目。

洛夫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 尤其表现在对待母亲的

眷恋 。

1980

年

11

月

16

日 ， 他辗转获得家乡亲人的消

息， 始知

76

岁高龄的老母尚健在人间。 洛夫离家出走

后， 母亲想念他把眼泪都哭干了， 这也是徘徊在洛夫心

头永远无法抹去的痛。 于是， 在 《家书》 一诗中， 他百

感交集地写道： “洞庭湖的鲫鱼正肥时

/

据说你们仍是素

食主义者

/

难怪信里的字

/

都一一瘦成了长仿宋

/

据说四弟

仍羁旅山东

/

仍排队买一棵降霜后的白菜

/

据说大哥的旧

棉袍用冰制成

/

冬至以前就开始以火去烤

/

化水的过程是

多么长啊

/

其余的日子

/

都花在拧干上

/

而妈妈那帧含泪的

照片

/

拧了三十年

/

仍是湿的”。 一年后， 老母病逝， 他挥

泪写下悼念亡母的长诗 《血的再版》： “四月， 谷雨初

降

/

暮色沉沉中

/

香港的长途电话

/

轰然传来

/

一声天崩地

裂的炸响

/

说你已走了， 不再等我

/

母亲

/

我忍住不哭

/

我

紧紧抓起一把泥土

/

我知道， 此刻

/

你已在我的掌心了

/

且

渐渐渗入我的脉管

/

我的脊骨

/

我忍住不哭

/

独自藏身在书

房中

/

沉静地

/

坐着看落日从窗口蹑足走过

/

黄昏又一次来

临

/

余辉犹温

/

室内

/

慢火在熬着一锅哀恸

/

我拉起窗帘

/

夜

急速而降

/

赶来为我缝制一袭黑衫

/

母亲

/

我真的不曾哭

泣

/

只痴痴地望着一面镜子

/

望着

/

镜面上悬着的

/

泪滴

/

三

十年后才流到唇边”。 那种痛失母亲的锥心刺骨的疼痛，

加上无以回报的负疚感， 使 “我个人的悲剧实际上已成

为一种象征”。

洛夫母亲罗贤春葬在乡下娘家的山头， 老父莫逢春

的坟墓则无处可寻。

8

月

22

日， 洛夫前往罗家湾为母亲

上坟扫墓。 在凉风习习、 香烟缭绕中， 他终于见到了日

夜思念的老母， 但那只是山坡上的一抔黄土、 满茔荒草。

当兄弟们围着坟墓跪倒祭拜之时， 他再也克制不住自己

的感情， 伏地恸哭起来。 次日， 他写了一首题为 《河畔

墓园———为亡母上坟小记》 的诗， 记下了当时的感受：

“膝盖有些些

/

不像痛的

/

痛

/

在黄土上跪下时

/

我试着伸

腕

/

握你蓟草般的手

/

刚下过一场小雨

/

我为你

/

运来一整

条河的水

/

流自

/

我积雪初融的眼睛

/

我跪着。 偷觑

/

一株

狗尾草绕过坟地

/

跑了一大圈

/

又回到我搁置额头的土堆

/

我一把连根拔起

/

须须上还留有

/

你微温的鼻息”。

翌年

5

月

26

日， 洛夫在台湾写下 《再别衡阳车站》，

这是一首追寻乡情的诗作： “回家真好

/

凄凉真好

/

看到

自己的影子

/

浮贴在老屋的半堵墙上真好

/

……”

四

五

2012 年 10 月 31 日， 甘建华 （右）

与洛夫、 陈琼芳夫妇在石鼓书院留影。


